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xgrbcz@163.com

创 造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桂 璐版4
2024年11月16日 星期六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街 角 的 酒 香
□朱金华

在微风轻拂的街角
许下岁月的约定
醇香如美丽笑靥
记忆在长河中永恒
月光如洗
仰望浩瀚吟唱
歌声里承载不变的誓言
把美好驻留心间

流年似水
带不走那份深深情感
清风街的夕阳下
一个身影渐行渐远
风景清晰如昨日重现

远方的眷恋
总在思绪里翻转
岁月深处的回忆
忘不掉清风街的呼唤
青石路的阔绰
承载历史痕迹
几点灯火
照亮寂静的丹江河岸

枫叶红了
述说秋天的思念
在清风街的酒香里
沉淀着岁月的味道
时间轻轻流淌
留下岁月的印记
香醇成为永恒的回忆

街道老树下
流年划过苍穹
四季更迭星空流转
再现时光轮回
酒香萦绕
把记忆点燃
绵长的窖藏故事
填满时光隧道

（单位：商南农村商业银行）

□吴源极

小雪，似一位素衣仙子，轻盈地飘落在人间。
天空中，雪花悠悠而下，如梦幻的蝶羽，舞动

着空灵的旋律。世界在这洁白的幕布下，变得宁
静而诗意。

街头的树木，伸展着枝干，迎接雪花的轻
抚。点点白雪，宛如绽放的花朵，素雅而清婉。
公园的小径，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银毯，脚步落下，
发出轻微的声响，似在诉说着冬日的故事。

湖水静谧，雪花飘落，泛起圈圈涟漪，如诗如
画。远处的山峦，在雪的映衬下，若隐若现，仿佛
一幅水墨画卷。

小雪时节，围炉而坐，煮茶赏雪。看窗外雪
花纷飞，心中满是宁静与安然。在这纯净的世界
里，时光也仿佛放慢了脚步。

小雪，用它的轻盈与洁白，为大地带来一场
美丽的邂逅，让我们沉醉在这冬日的诗意中。

小 雪 轻 舞

□李海燕

霜 于 晚 秋 临

时光似轻盈的舞者，脚尖轻点，便跃过了繁
花似锦的春天，绚烂茂盛的夏天，硕果累累的初
秋，打着滚儿似的向银装素裹的冬天去了，而在
秋与冬交接的港口，铺满了晚秋的霜。

“年年秋色最深处，岁岁霜降日日寒。”当霜
降来临，秋日便向深里走了。此时，万物消瘦，
日渐内敛。霜降是一场无情的考验，也许昨天
花还开着，叶还绿着，只需一场霜降，花就败了，
叶就衰了，失去了夺目的色彩，甚至是生命。草
木摇落，露结成霜。霜降是一次终结之旅，万物
到这里就要交出一些颜色、香气、果实、呼吸、情
绪，减掉一些“重量”，去掉一些修饰，将生命归
还于大地，蛰伏于漫长的寒冷，回到终点，等待
来年再次丰盈。

人于此时常悲秋，因为眼前是落叶，是残
花，是瑟瑟的风，是斑驳的时光印记。生机似乎

在一点点消散，留给人间一片寂寥。繁华与热
闹仿佛与这时无关，青灯古佛才适合这时的心
境。然而，寒冷里往往孕育温暖，寂寥里往往孕
育新生。

霜落是另一种温度，也是另一种热闹，给
予人间以美，以诗，以浪漫。它轻盈地覆盖在
枯黄的落叶上，如同繁星坠入林中，每一片叶
子都被赋予新的生命。那薄薄的霜花，闪烁着
银色的微光，仿佛把时光凝结其中，赋予落叶
另一种颜色，落叶又活起来，用一种清冷而不
失庄重的色彩再度惊艳人间。树枝、草丛也被
青霜赋予别样的形态与色彩。霜花如棉絮一
般，层层叠叠，将枝条与草叶打扮得晶莹剔透，
倘若遇到一阵风，便有风吹飘雪的浪漫。古诗
云：“满地霜华浓似雪。”霜与雪，在某种意义上
是并蒂莲，霜是雪的前奏，雪是霜的华章。风

一吹，细碎的霜便如银片一般，洋洋洒洒地飘
落，将大地轻轻覆盖，让清冷孤独的大地变得
柔和而神秘。

最爱的还是青霜青瓦，因为能够尽显古
意。青瓦与青霜，似乎有着深厚的宿命关系。
青霜为青瓦而等，青瓦为青霜而老。每一场霜
都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落在青黑的瓦上，用自
己的万般柔情去治愈岁月雕刻在瓦上的裂痕。
青霜落瓦，不用过多的语言描绘，只是去见，去
想象，已足够美了。那是静谧的画，是动人的
诗，是美丽的女子轻轻吟唱的情歌，细腻而纯
净、深情而厚重。这是霜降写给晚秋最后的一
行诗，待霜化了，秋走了，诗结尾了，冬天再来续
写，续写出另一种寂寥和热闹、冷冽和浪漫。

霜于晚秋降临，秋意未尽而冬序已启。
（单位：龙钢公司）

□魏青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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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净土茶马古道上的净土
□何雨轩

茶马古道，是民间贸易的走廊，漫长的岁月已经
抹去了它昔日的繁荣，叮叮咚咚的马铃声也在历史
长河中慢慢隐没。在梅里雪山脚下，有一个神奇的
小城——芒康，它濒临澜沧江，江中冒出的卤盐水，使
它从唐朝到今日都还保留着产盐的传统。

所谓盐田，就是在汹涌澎湃的澜沧江边搭建起的一
个个水制的晒盐平台，人们用粗大的原木搭建框架，上
面铺一层结实的木板，再向木板上垫一层黏土，这些
盐田被错落有致地搭建在江边，它们彼此相连接，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就像散落在高山之巅的格桑花。
每天清晨，都会有早起的妇女背着木质大桶，挑着手
工编制的扁担，迎着阳光到江边卤水井取卤水，将这
些卤水挑到半山腰上，用簸箕慢慢将水引入盐田之
中，这样的工序虽然繁琐，但比起草率地将水泼到盐
田之中，这种用簸箕轻倒、使其慢慢回旋堆积的方法，
就显得更为精致与讲究。

每天，她们都要在这陡峭的江崖上往返 50到 100
次，她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晒盐、制盐。其中，西岸晒出的
盐最为特别，它有一个曼妙而特别的名字——桃花盐，
因为东西江岸的土质不同，西岸地势低缓，垫土多为紫
红色黏土，产出的盐被染上粉色，又因为采盐高峰时间
多在3月到5月，正值桃花盛开之时，这些被沾染紫色垫
土颜色的盐就被称之为桃花盐。到了收盐的季节，人们
轻轻地将晒好的盐用刷子刮出，收集保存在自家盐缸之
中，这种粉红色的盐在藏区极受欢迎，因为用它打制出
的酥油茶颜色格外鲜亮，味道也会更加浓郁。

这里的盐井就像芒康人的精神血脉，是他们赖以
生存的保障，是他们注入灵魂的勤劳讲究，是他们对
产出的盐品质的追求。看着澜沧江奔腾的江水逐渐
析出颗粒分明、泛着浅红色的桃花盐，这一切仿佛都
是自然的馈赠，是大地母亲换了一种方式，滋养着芒
康的子子孙孙。

这些错落有致、五彩斑斓的盐田，与奔腾的江水、皑
皑的雪山、苍翠的森林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别致的油
画。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背着竹筒、挑着竹扁的妇女在
陡峭的江崖边穿梭，她们一次次背着卤水洒在盐井中，
她们用双手创造生活，她们善良、勤劳、朴实，用自己的
力量将这古老的工艺延续下去。盐粒无数次折射出青
藏高原古老的历史与传统，逐渐聚合拼出一幅沙画，那
画中的每一粒桃花盐都诉说着茶马古道悠久的历史。

风呼呼地刮着，一捆苞谷秆晃晃悠悠从
柴垛上跌落，枯黄的叶子随风“呼啦啦”地
响。围着头巾的母亲，趁着驴子转过去的间
隙，麻利地舀了一瓢泡黄豆，喂在磨眼里，驴
蹄“噔噔噔”的敲击声和石磨“嗡嗡”的低吟交
织在一起，宛如一首悠扬的田园交响曲，回荡
在冬日的庭院，定格成我童年最温暖的回忆。

每年冬闲，母亲总会挑拣颗粒饱满的黄
豆，泡上两大桶。一天时间，泡胀的黄豆两
指轻轻可以捏碎。随后，她会细心清洗石
磨，将泡好的黄豆倒入磨眼里，再用套杆套
上蒙眼的驴子，吆喝着它一圈又一圈拉动磨
盘。随着磨盘转动，乳汁般洁白的豆浆便从
磨盘间隙中汩汩而出，沿着边上的凹槽，涌
到下面的木桶里。

云层低垂着，天有些暗，母亲抬头望着
远方，心中挂念清早挑着豆腐担出门的父
亲。那时多半人家都是用黄豆换豆腐，来回
担子都沉甸甸的，父亲年轻时腿受过伤，遇
到下雪天更是步履维艰。当磨盘的“嗡嗡”
声显得空旷了，母亲才发觉自己愣神间忘了
填料，磨盘空转容易损伤磨齿，她迅速加满

泡黄豆，又回屋取了一块干豆渣饼，塞到驴
子嘴巴里，驴子嚼得“噌噌”响。

不知何时乌云散去了，只留几缕飘溢的
烟絮，风也似乎轻了，母亲舒展了紧锁的眉
头，换了地上的空桶，把装满豆浆的木桶提
到屋里。顺便起了灶火，把中午的稀粥、馒
头热一下，等父亲回来吃。

磨完了黄豆，给驴卸了套，母亲正在清
洗磨盘，门外隐约传来激昂的秦腔声，她赶
忙进屋，给父亲舀了稀粥，端出馒头。今天
豆腐卖得快，换得黄豆成色也好，父亲心情
愉悦，过集镇时买了两串糖葫芦，正在写作
业的我和姐姐乐得眉开眼笑。

父亲在吃饭，那边母亲已刷完锅，锅底
填了柴重新点燃，父亲急急地嚼几口馒头，
便上了灶台，把工具和纱布包结实地系在房
梁上，母亲舀了一盆豆浆递给父亲，父亲倒
进纱包里，过滤后的豆浆顺着纱包底泻成一
条水线，父亲两手不停在纱包上揉搓，豆浆

“哗啦哗啦”落在锅里。有次过包快结束时，
工具一端的绳子突然断了，紧抓慢抓还是有
一半豆渣掉进锅里，父亲闷头抽过一袋烟

后，还是把整锅的豆浆重新过包。此时，姐
姐在灶膛里添了硬柴，“啪啪”地拉着风箱，
溢出灶膛的火光映亮了半边房屋。

睡到半夜，迷迷糊糊闻到一股浓烈的浆
水味和豆腐的清香，我一骨碌爬起来：“妈，
豆腐脑好了？”第一锅豆腐已经点开了，母亲
舀了一碗碎豆腐，给我放在炕沿上，又不断
把豆腐舀到木盘里，父亲用纱布包裹好豆
腐，再压上石板，挤出的水分“叮咚”滴在盆
里，宛如一首动听的小夜曲。压包完成后，
父亲把豆渣堆在墙角落，这些豆渣是用来喂
猪和驴子的。接着他还要和母亲烧煮第二
锅豆腐。

俗话说，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
腐。天不亮，父亲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做一次
豆腐，父亲要卖两三天。母亲在家也不闲着，
用簸箕簸掉黄豆的残渣，再仔细挑拣。渐渐
地，我家的豆腐在周边出了名，不仅因为母亲
用了最好的黄豆，还因为从不加明矾，点豆腐
用的是家里的老酸浆水。那淡淡的豆腐味蕴
含一丝老酸菜的味道，闻着都有食欲。

学校食堂一直在我家订豆腐，每次都是

我提去学校。有一次，半路上被游手好闲的
建宏拦住，他非要从豆腐上割一绺，还威胁
我不要告诉家长和老师，我见过他不要命地
跟人打架，吓得大气不敢出。我带到学校的
豆腐总缺斤少两，时间长了老师便有意见，
有次专门来家里找父亲，父亲喊我来问，我
大哭起来，明白原委的父亲和老师立即去建
宏家，愤怒的建宏父亲拿着皮鞭狠狠地教训
了建宏一顿，父亲和老师挡也挡不住。过
后，父亲觉得过意不去，还让母亲送了些豆
腐过去。

父母前后做了十几年豆腐，后来农村通
了电，磨豆腐有了电磨，可很多人依然偏爱
我家的石磨豆腐。搬到县城的几户人家每
周都托父亲把豆腐通过班车捎进城里。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后，老
家的房子也拆迁了。偶尔见到街头巷尾走
过卖豆腐的商贩，我脑海里就闪过父亲挑着
担子边走边吆喝的身影，那转动的石磨和淡
淡的豆腐清香早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温暖与牵挂。

（单位：陕建四公司）

一回家，就看
见邻居大哥站在
梯子上，拿着竹竿
打核桃。只是他
的竹竿太短，虽站
在梯子上，还是像
给大树挠痒痒，丝
毫触及不到上面
的核桃。

到了家，几个
嫂嫂、婶婶与母
亲坐在门道里打

笼儿。看见我回来，他们都打趣
道：“快卸核桃，人家核桃都卸完
了。”我们这里将摘核桃叫“卸核
桃”，可谓十分恰当。想来摘核桃
只能表明摘了核桃，摘没摘完不得
而知。但卸核桃就得把树上的核
桃全卸下来，不管你是用摘还是打
的方法。

听了他们的话，我也爽快地
说：“卸就卸，这有啥难的。”

用几个蛇皮袋，堵住了柴草堆
里的缝隙。我换了一双防滑的布
鞋，沿着几个斜生的树杈爬上了
树。我两条腿在两个树杈上撑住
身体，肘部贴近树身，以防失去平
衡，两只手缓慢拿起竹竿。我沿着
每一个伸展出去的枝条敲打一阵，
核桃就一个个簌簌地落了下去，宛
若一阵急雨沉重地砸在地上。我
想，这可能就是收获的声音吧。

一些落在水泥地上，“哐”一
声，摔破了外面的绿皮，核桃就兴
奋地跳了出来。有的竟直接摔碎
了，露出了白嫩的果仁，可见这掉
落的力度之大。有的落在柴垛顶
的纸板上，“砰”一声，顺着纸板边
缘排成一行一行，像听话的学生，
列队等候着后面的伙伴。有的落
在草丛里，与人玩起了躲猫猫。
如果不是特别细心，很难再找到
它们了。

搬入新家后，父亲在村上领了
五棵核桃树苗。在门口栽了两棵，
门前的路边栽了三棵。如今已过
了10年，还活着依然结果的只有眼
前的这一棵。栽上后不久，四棵树
就先后死掉。现在剩下的这一棵
长在门口路边。它的主干早在还
没长到半米时就死掉了，幸而过了
一年，在主干一半的位置，又斜生
出两个对称的枝条。在我们没有
注意的时候，它竟长大了。直到看
到它的两个斜枝长得笔直，看起来
有个果树的样子，我才在门口闲逛
的长辈指导下，修剪了它身上的杂
枝。邻居的伯母替我折掉了两个
斜枝中间枯死的主杈，她说：“以后
我没事了就像骑马一样，可以坐在
这两个树杈中间。”没想到她还没
来得及坐，就在一年冬日离开了这
条街巷，离开了这些她看着长大的
树木。

现在，这棵仅剩的核桃树成了
我的伙伴。回家时，我常常站在树
下，抬头看着它的一枝一叶默默地
生长，聆听喜鹊在它枝头上打架。
傍晚时，看着斑鸠流连在它的枝叶
间忘了回家。吃饭时，我常端板凳
坐在它下面，仿佛这时候的饭菜格
外可口。它的一边紧挨着水泥路，
另一边是一米多高的土坎，它就生
长在这宽度不足一米的土台上。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它努力扎住了
根，超越了下方的杏树、柿树和皂
角树，直到现在，有十余米高了。

它以倔强的身躯为我们结
果。我已经忘记，它从什么时候开
始结果，只记得前年收了满满一笼
核桃，去年收了一笼多，到现在还
没有吃完。今年，看着并没有多少
果子，却足足收了两笼。核桃皮
薄，把两颗放在手心里，用力一捏，
就可破开。或者用牙齿一咬，就能
让我轻易地享用它的果实。所以
我越来越感激它，已经把它视为家
里的一员了。

汉中的秋天，诗意盎然，不会吟诗，你也会
被缕缕桂花香，感染得诗情画意激情满怀。

夜幕降临的时候，彩霞满天飞，我们一行数
人，在汉江边行道上漫步。行道间，人流如水，
有快步走的、有慢步跑的，还有边走边高谈阔论
的，人们的笑声爽朗、意气风发、充满活力。明
月高悬，准确地讲，是桂花的香味正浓。置身于
汉中，诗意漫步于任何区域，都会被桂花香温柔
簇拥。这是一种高雅的暗香，就像初恋，淡淡的
羞涩，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或藕断丝连。又像一
种忽近忽远的思念，扯着一根线，拉近或飘远，思
绪万千。仿佛置身于一群佳丽之间，被她们的笑
声和迷人的体香包裹，欲罢不能。沐浴着这四面
八方袭来的摄魂香味，顿感心旷神怡，不由得产
生美好情愫浮想联翩。“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情不自禁低吟浅唱：“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此刻，

体内的荷尔蒙爆棚，浑身充满力量，又回到多年
前的时光，成为那个顶天立地、血气方刚的翩翩
少年。这种香味，不同于法国某知名品牌的香水
味道，是一种纯天然的发散，是汉中山水给予任
何一位外地客人的慷慨馈赠。

“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沿
着行道继续漫步，香味牵着前行，不觉间移步
来到桂花树下。这一树树的桂花，月光下开得
正美，有滋有味，像是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雅
聚，吟诗作赋快意人生。一团团、一簇簇的桂
花，不论是淡黄还是橘红或深藏叶底，和你玩
起了躲猫猫，或大大方方地悬挂眼前，星星一
样眨着眼，不可亵渎。叶底藏花一朵，梦里笑
醒几回。细品，浅黄的桂花洋溢着迷人的清
香，一旁的橘色桂花则是飘荡着浓郁的酱香，
好比刚刚开坛多年的陈酿。而这些清香或酱
香，早已钻进五脏六腑，荡涤体内的污浊。吐

纳之间，感觉神清气爽冰清玉洁。深吸一口气
沉入丹田，就能飘飘忽忽随着桂花香味，在风
清月朗、彩霞满天的汉江边飞舞起来，像敦煌
的飞天女一样俊美洒脱。

沿着江堤漫步，来到天汉大桥下，独眼的桥
洞，一圈套一圈地延伸到对岸，在蓝光的映衬
下，充满了魔幻，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宽阔的江水倒映着色彩斑斓的彩灯画卷，汉江
对岸的高大建筑流光溢彩，投影在江中的身影
随波摇晃，动感十足。借着灯光，蓦然发现岸边
的芦苇丛里，正漫步着一只白色的俊鸟，细细的
腿、长长的嘴，洁白的翅膀还要拍拍打打，悠哉
漫步前行，或驻足在江边觅食。

缓慢走近，召唤一声，惊得“佳丽”振翅高
飞，连同淡淡的桂花香味慢慢地融入飞霞满天
的意境中——这正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妙境呀。 （单位：延安炼油厂）


